


分钟都用不到。从住宅区出来，是一条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新学期开始已经好几天了

的早晨。

和往常一样，在妈妈的再三催促下终于离开被窝

的关耕儿慌忙地穿上衣服，开始啃起烤面包片

好啊

“真是的，要能早点起来就不用这么赶了，那多

连早上赖床的毛病都和你老爸一样。”母亲

发牢骚了。

不用说，此时的父亲正佯装不知地看着早报呢。

“我去上学了！”耕儿飞奔出家门。

从家里出来，是一条左右延伸的走廊。

这里是八层楼高的南大坂住宅区，一层是商店，

从二层开始是住宅，而中间有电梯大厅和主楼梯。

虽然是疾步而来，但因为等电梯太麻烦，他像往

常一样从楼梯跑了下去。

到学校



说

多久，有很多同学连名字还都不知道

整个班级给人的感觉好像还只是一盘散沙。

不过今天班级里的气氛有点不一样。

学生中坐到位子上的人，还不到半数其他的人

一放下书包就跟邻座的楠本和

都朝着黑板大声吵嚷，谈论着什么。

“怎么了？”耕

美打招呼

楠本和美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抬头看耕儿

到这书本，并非是课本，而是小说。耕儿和住在同一

六车道的马路，穿过马路，再跑个 米就是阿倍野

第六中学的校门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染上

每次都睡到快要来不及才起床的习惯。虽然如此，为

他的名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每天早上都有

令人眼花缭乱的日程安排，不过自打他上了中学以

来，一次也没有迟到过

听着预备铃，他穿过校门，跑进二年级三班的教

室

安全到达。

一年级的时候，耕儿的这种到校方式可以说得上

是全班人尽皆知，但现在不是了。进到新的班级还没

总体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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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大字映入他的眼

住宅区、同一楼的和美，从小学，不，从更小的时候

就认识了。她喜欢读书是出了名的。她所读的书数量

之多是耕儿这样的人望尘莫及的。现在，她手中拿着

的，又是本耕儿连名字也不知道的作家的著作。

板

“我也不大清楚啊⋯⋯”和美答道，“有人在黑

上乱写乱画。”

“乱写乱画。”

“是啊。”

和美只这么说了两句，视线又返回到书本上。

耕儿向黑板走去。

阿倍野六中九大地狱

帘。

大字旁边涂满了画得很糟糕的鬼的画像，并写着

这样的语句：

英语

数学

国语

理科

社会

体育

发音地狱

公式地狱

语法地狱

作业地狱

背诵地狱

机器人地狱



歇斯底里地狱

眼睛地狱

礼貌地狱

耕儿呆呆地看着墙上的字，立马就哈哈大笑起

来　　因为实在是把各科老师的教学特征把握得很到

位，太搞笑了

但是，他的笑声被一个女生尖利的叫声打断了：

“你不害臊吗？”

此人名为西泽响子，是班里公认的高才生。

“你们认为这样好吗？”西泽响子冲着聚集在一

起的人喊道，“将这种话写在黑板上的人，出现在我

们班级里⋯⋯你们竟然还能那么平静！”

“就算学校流行这样的恶作剧，但也不该连我们

班的人也去模仿他们吧！”

在她的喊叫声中，教室变得鸦雀无声。

那么说来，或许也有道理，耕儿想。

最近一段时间，在阿倍野六中有很多人喜欢恶作

剧，或者说是故意捣蛋

个月之前，已经从三年级美术部毕业的一个学

音乐

美术

家庭



生，将教室涂成粉红色的时候，被当场发现了。据

说，当面对抓他的老师时，这个学生说，学校使用的

绿色好像在压抑他们的自我，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了。

那之后，又有类似的事发生。就在三天前，放学

后校内广播播放的音乐，由往常温和的古典音乐突然

变成劲爆的摇滚乐。似乎是有谁将平日一直播放着的

音乐偷偷换成了摇滚乐。此事件的犯人至今仍没有被

找出来。

诸如此类的事，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生。

耕儿总觉得，会不会是阿倍野中学过于纯粹的教

学方法酿造出了这些后果呢。可能是把有名高校的升

学率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吧，阿倍野六中的社团活动很

低调，学生们有时会被学习压得透不过气来。他隐约

感到，这是那些无法忍受的学生们迫于无奈做出的微

弱反抗。

然而

“各位！一起来把犯人找出来吧！”回过神一看，

原来是西泽响子在大声疾呼，“同时也是为了让做出

这种可耻行为的人反省反省，我们必须把犯人找出

来。大家说对吗？”



的必要吗？

“是的！”“西泽说得对！”有几个人表示赞成。

“要找出犯人是谁，只要看笔迹就行了。”西泽

响子扯着嗓子喊道。

“怎么样？每个人都写个字条，然后交上来如

何

“就这么办！”虽然又有人这么嚷嚷，但大多数

的学生都面面相觑，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真有

做到这份儿上

可是，班级的委员还没选出来。也就是说，没有

人带领大家决定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上

因此，试图夺取西泽响子所掌握的主导权的人也

没有出现，就班里的气氛看来，大家眼看就要在纸

上去了。写字提交

这样下去，就会从班里发现犯人了。

变成那样，真的好吗？

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事。但是，也不至于因为这

样就将那个人揪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加以制裁吧。

耕儿不赞成那样做。

没必要做得那么狠。

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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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第一节课的山形

耕儿瞄了一眼时钟。

虽然上课的时间才过了

老师仍没有来。在这个国语老师兼班主任的、麻烦的

山形老师到来之前，必须做点什么，他想。

”

“那么各位

在西泽响子开口的瞬间，他两手张开，扯着嗓子

喊了出来：“停止吧！”

接着，他又喊道：“这儿是法庭吗？从班里找出

坏人，打算做什么？停止吧！别做傻事了！”

“你说什么啊？”

不顾西泽响子的质问，耕儿喊道：“就算恶作剧

是不好的吧，但是，如果从我们班里找出罪人的话，

那会怎么样？那个人今后就会一直被当作罪人看待，

不是吗？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个恶作剧的人是带着多大

的恶意写下这些东西的。将这样的人搜出来，责难

他，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呢？”

说完这些，他突然背过身，去擦黑板上的画和文

字。

“你干什么！”西泽响子的声音颤抖着，但耕儿

没有停下手。



页。”山形老

全部擦完，回转过身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意想不

到的场面。

楠本和美站起身来，蓦地抬起脸，朝他使劲鼓

掌。

隔了一两秒，大部分的学生们也都一齐鼓起掌

西泽响子用蛇一样的目光盯着他，什么也没说，

退回了自己的座位。

山形老师进来了。

“迟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师一边说，

一边环视教室，忽然大声斥责起来，“怎么回事！乱

哄哄的样子！大家还想不想上课了？”

耕儿慌忙坐回椅子上，一边取出教科书，一边在

心里对自己说，我没做错，应该那样做。

大概西泽响子过后会跟老师打小报告吧。

但是，即使那样，我也必须那么做，就让她去

吧，他想

“那么，今天接着上次的。翻开

师说。

这是一点也不能偷懒的严格的授课。

来。



耕儿不知不觉就开始埋头于学习了。

放学后的风，穿过了校舍，带着新芽的清香，使

年轻的心不由得抱有某种憧憬。

耕儿跟在大家后面，慢慢地踱出了教室。

正在这时，有人以轻快的脚步靠了过来。

是西泽响子。

“你一定认为我会跟山形老师打小报告吧。”西

泽响子以别的同学听不见的音量，压低声音细语道。

但是她声音中那种冷冰冰的感觉没有改变。“不好意

思，不过这种事我是不做的，而且根本没必要做。像

你这样的人，不久就会得到报复的。”

耕儿虽然觉得很厌烦，但还是回头看了她一眼。

说实话，早晨发生的事情，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是的。报复啊”西泽响子又继续低声说，“由

我们的代表。”

“代表？”

耕儿皱了皱眉头。

是的。让你们这样的人束手无策的、超人般的



”是楠本和美。

代表 ”

西泽响子发出一连串阴影般的笑声，快步离去

了

耕儿心不在焉地继续走着。

所谓的报复，是什么东西啊？

代表又是什么的代表呢？

不明白

。也不想弄明

他摇了摇头。在走下楼梯的地方，他听见了和刚

才的西泽响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明亮的声音。

“好慢啊

“从教室到这里，究竟需要花几分钟呢？”顿了

下，她又说，“难得我特意在这儿等你呢。”

“等着，我？”

“是啊　　有点话想跟你说呢因为上课和课间休

息的时候没有机会，所以等到现在才对你说。”

“什么事啊？”可能是因为和美太爱读书了吧，

从小就老和她那种带有做戏色彩的言行打交道的他，

虽然感到烦，但还是问了一句

“今天的关君，真的很了不起呢。”和美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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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恶作剧，如果大家找出犯人，

地朝他点了一下头

“因为我们班差点就变成一个充满告密和密探、

背叛和互相监视的地方了。而你却防止了那种情况的

发生”

“是吧

并聚集在一起指责他的话⋯⋯整个班级，就会变成那

种气氛了呀”
“

确实。”

耕儿没考虑得那么深，但他这么一想，发觉确实

是那样

“嗯，还真是的。”微微笑了一下，和美将视线

转移到通向校门口的那条过道上，好像在说，哎，那

是什么？

她所望去的地方，是布告栏。

两三个学生正用订书钉往布告栏上钉一张纸。她

看见纸上写着上半学期学生会干部候选人几个字。

“这么说来，候选人呈报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天

啊。”

“会不会有我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呢？要不要去看

看？”



近

“啊啊”

二人来到布告栏前。

和往常一样，候选人的人数不多，因为学生们对

学生会活动本身就不怎么关心。会长、副会长、书

记、会计等每个职位都只有一两个人。

“嘿，这可真令人意外！”和美发出了一个奇怪

的声音。

“什么啊？”

“你看，这个会长候选人。”和美用眼神示意，

“这中间，有个叫高见泽满的名字吧？”

“嗯。”

“关君，不认识吗？”

“不认识啊。”耕儿说。这所中学仅二年级就有

人。他除了小学时期的朋友或一年级的同班同

学以外，就只知道一些有名的学生，这也是理所当然

的。

“我一年级的时候，和那个人同班呢。”

和美接着说。

“好像学习很好的样子⋯⋯平时不大和大家说



话，上完课就马上回家。总是做出一副好像只关心自

己的表情⋯⋯让这样的人当学生会干部，而且是会长

的候选人，这到底吹的是什么风啊？”

“ ⋯⋯”

“不可思议呢。”

“或许有什么偶然的机会，使她的性情改变了

呢？”

“或许吧。”

两个人开始向校门走去。

“等一下。”和美停下脚步，低声说道。

“看⋯⋯就是她啦。”

一个高个子女学生正从两人的正前方走过。要

说她的特征，便是那青得发白的脸庞，而她那似乎透

露着坚强意志的细长清秀的双眼，却是直勾勾地向着

前方。耕儿从她的身上，好像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压

迫感。

“好古怪呐。”和美突然自言自语道，“那个人，

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一年级的时候，不是那样的





感觉啊⋯⋯”

但是，耕儿什么也没说。远去的这名叫作高见泽

满的女生的背影，依然给他一种像是压迫的感觉。

或者说，也许正是那个时候，他隐约而本能地觉

察到了将由高见泽满引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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